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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增势能否增容

社会企业潜力

上海社会团体管理局副局
长曾永和可能是上海较早一批
感受到社会企业惊人力量的人，

“2017 年， 上海社会组织共有从
业人员 34 万人， 净资产 462 亿
元，年度总支出 453 亿元。 ”他做
了一个对比， 同样是在 2017 年，
农业增加值占上海 GDP 的总比
重约为 9.5%，而这一年上海包括
社会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
增加值占 GDP 总比重已经超过
了 10%。

很多社会企业，最开始时只
是一家民办非企业组织，他们被
称作 NGO， 需要在上海社会团
体管理局注册。 曾永和说，1981
年时上海登记的社会组织只有
633 个，2018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
长到 1.6 万家，涵盖了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各类公益基
金会。

这里的“基金会”，如今已经
有很多介入了社会企业的投资
领域。 一些基金会，积极投资有
潜力的社会企业，退出后的获利
被用来继续投资可以推动社会
进步的企业或者直接用来从事
一些公益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民办非
企业单位成长得并不好。 曾永和
透露，上海注册登记的 1 万多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有 20%处于
“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状态，
“主要原因是年度净资产过低，
有的净资产不仅低于行业最低
标准， 还低于了他的注册资金，
甚至为负值。 ”

这说明，一些社会组织市场
生存能力较弱，连“自负盈亏”都
很难实现。 曾永和说，上海政府
层面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此前
由该市领导召集的社会组织建
设与管理工作联系会上，该市领
导专门提到了“扶持社会企业”
这一项，要求加强研究和关注。

实际上，传统的非营利组织
与传统的营利企业之间的边界，
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企
业”这一新词儿所模糊。

科学家 Kim Alter 曾用一张
可持续性发展的光谱图，来描述
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

逐步融合。 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创
收活动、试图保证自身可持续发
展的过程中，会逐渐演变为“社
会企业”； 营利性企业在参与公
益、兼顾社会责任时，会逐渐演
变为“社会负责型企业”，继而成
为“社会企业”。

上海牛奶集团———一家上
海老牌国企，如今正在担纲社会
责任、投资社会企业上发力。 其
执行董事、原冠生园总经理万黎
峻告诉记者， 光明集团下属的

“冠生园互联网金融园区”里，入
驻了上百家社会企业，这些企业
的关注点主要在教育、 助残、就
业、扶贫、养老、环保、文化艺术、
社会组织培养、 社区发展等领
域。“园区每年有 1500 万元的年
租金收入，通过把屋顶留给企业
做各种社会创业的时间，比如物
联网天空农场。 ”万黎峻说，随着
对社会企业投资比重的增加，上
海牛奶集团自身也有可能演变
为国企中的“社会企业”。

投资方的纠结

投资机构都是逐利的，很多
人不相信，真的会有投资机构愿
意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投
资一个“成长速度极慢”的社会
企业。

上海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
潘洪萱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 他
在退休后发起了以其本人笔名
“醉学”命名的基金，定位为公益
投资，并且专门投向那些初始阶
段并不为人所看好的大学社会
企业。

在第三届社会创业家颁奖
大会上，84 岁的潘洪萱拉着 30
岁出头的 e 电充创始人曹一纯
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曹一纯是
上财创业学院匡时班校友，他从
虹口区发改委公务员岗位上辞
职，创办了致力于解决电动汽车
充电问题的 e 电充。

因为善于发现并解决社会
问题，醉学基金给这家社会企业
投去了“第一笔发展资金”。

在上海，家里没有产权停车
位，又拍不到沪牌的“潜在购车
者”， 如今已经不必再为是否购
买电动汽车纠结了。 因为，可能
你所在的小区，就有“e 电充”装

置，可以以一度电 1 元的价格给
汽车充电;如果你实在着急，你还
可以驱车赶到 e 电充的旗舰店，
直接像给手机换电池板一样，花
5 分钟给你的汽车换一块电池。

曹一纯的公司，已经接到了
好几个大型投资机构抛来的橄
榄枝。“尽管增长不一定比有的
暴利行业快， 但我们的项目很
稳，且有社会价值。 ”曹一纯告诉
记者，在投资的寒冬，他的这个
早就可以自负盈亏、发展不算太
快但很稳健的社会企业，受到了
很多投资人的青睐，“估值稳中
有升，醉学基金如果退出，会有
一笔不错的收益”。

潘洪萱告诉记者， 下一步，
醉学基金将把一些投资收益重
点投入到“乡村振兴”项目领域，
“与乡村有关的创业项目， 目前
还是一片蓝海，且对国家整体发
展意义重大。 ”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
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曾
多次在公开场合为社会企业站
台，他说，“影响力投资”当前正
在形成一种主流的价值观，“正
在形成一种投资的潮流”。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
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曾
在参加英国下议院“英国-亚洲
社会投资政策对话”活动中作出
“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
投资世界第一大国”的预言。 他
认为，影响力投资解决了纯商业
不能做的事情，“它照顾到了环
境和社会的正面效应”， 也解决
了纯公益不能做的事情，“通过
资本运作，给公益事业带来效率
和创新”。

投资增势凸显

“影响力投资”是 2007 年洛
克菲勒基金会首次提出的概念，
它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
投资来做公益，投资成功与否取
决于是否达成解决社会问题或

需求的既定目标。 近几年，在商
业向善、公益市场化的理念推动
下， 我国的影响力投资蓬勃发
展。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
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志阳教授长
期关注并扶持社会企业创业，他
接触的社会企业中，就有关注未
成年人保护的、扶贫的、社区公
益服务的、环保的、急救的等多
个方向的社会企业。

“这些社会企业将解决当下
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作组织的优
先使命，和传统的公益组织和商
业企业都存在天然的区别。 如何
孵化上述社会企业迫切需要新
的资本出现。 影响力投资注重追
求社会影响力回报，显著区别于
追求财务回报的风险投资，就是
一种适合社会创业的新资本形
态。 ”刘志阳说。

这一过程中，“影响力投资”
究竟能给这些社会创业家带来
多大的帮助？

贵州省残联兼职副理事长、
同心思源助业促进会会长谢峰
近来接到不少投资人的电话。 谢
峰的企业以“扶贫助聋”为主要
特点，在贵州省内开设了数十家
聋人洗头店， 培训聋人学会按
摩，并培养聋人成为某一个门店
的股东。

“有一家门店，热心公益的
投资人出资开办， 投资人占股
50%，聋人占股 30%，我们促进会
占股 20%。我们的 20%属于暂持，
今后这 20%中的一部分也会给聋
人，激励他们工作。 ”谢峰告诉记
者，自己引以为傲的这套合作模
式在很多投资人眼里，远远比不
上“多开几家门店，多招一些员
工”。

这也正是他至今没能与任
何一家投资机构形成合作的主
要原因，他说：“投资人都太着急
了，要求我扩张。 那些聋人员工，
是要一点一点、慢慢培养对企业
的感情的，店开得多了，管理不

善，他们会像普通人一样疯狂跳
槽。 到时就完蛋了。 ”

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乡村
笔记创始人汪星宇。 乡村笔记致
力于通过“乡土研学”项目组织
城市里的初高中生去湘西、川西
等地参加社调、 采风等，2018 年
暑期，这家社会企业还免费带着
农村孩子来城市学习，感受“城
市职旅”。

但在与投资机构的接触中，
汪星宇明显感受到投资人“逐
利”的态度，他说：“一般都会觉
得我们的业务板块太复杂了，会
建议我们再减少一些公益板块
的内容。 ”

投资人每年都会提出用户
数量、 营业收入等硬性的业绩
要求。“投资人也没说错，只有
业务做大，才能产生更大的社
会价值。 ”汪星宇说，目前乡
村笔记团队与投资人之间唯
一的矛盾点在于“团队成员的
初心”，“不想放弃和缩小公益
板块， 否则就不符合我们做乡
村笔记的初衷。 ”

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李
正方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进行
了艰难的探索。 先是发起“大山
小爱”贵州山区志愿支教服务项
目，近期又在贵州册亨发起“纳
桑土法红糖”合作社，他们也碰
到了扩大再生产的融资难题。

与英、美等国相比，影响力
投资在中国尚属新鲜事物。 数据
显示，扶贫、养老、环保等社会需
求领域涉及 4 亿人口，市场总量
近 50 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
前禹闳投资打造的集政府部门、
专业机构、 社会投资三方合力
的绿康模式创造了用影响力投
资解决社会问题的范例； 红杉
资本沈南鹏早在 9 年前就投资
了中和农信 ; 天天向上基金也
向中和农信投资 1 亿美元，成
为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一笔影
响力投资。

（据中国青年报）

� � 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发布通知称，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这让活跃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创业者，开
始受到越来越多有志于长期、 价值投资人的
关注。‘这是一种影响力投资。’中国青年创业
就业基金会金融扶持平台专项办公室副主任
赵志平说。

（网络图片）


